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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咏梅的小说集《小姐妹》（长江文艺出版

社）谈姐妹，写小姨，忆表弟，述父亲，旧文新

篇，大都在最亲近之人身上打转，一点点探入，

又从中艰难游离出来，移向深远。黄咏梅小说

是当下生活化叙事的一种范型，写尽了日常的

情致乃至困惑。不脱于俗，回俗向雅，向深钻

探，朝外游弋，有周旋日深，也常推及延扩，无

不透露出精神的转圜与转喻。然而消融与转

圜谈何容易，于是便有了无法处置与不知所

措，便有了有意无意的逃避隐匿，由是叙事的

转喻亦变得复杂，变得混沌。

小说集《小姐妹》由《睡莲失眠》《跑风》《小

姨》《证据》《表弟》《小姐妹》《父亲的后视镜》

7个短篇构成。其中之人物，无不是亲友、乡梓、

邻里，这是黄咏梅小说人物谱系的独特构造，她

写身边熟悉之人，又往往拉开距离写出陌生

感。事实上这谈何容易，身边亲友，早有定见或

偏见，然而黄咏梅却重新将他们对象化，撬动那

些习以为常而无法割离的轻盈与沉重，并由此

推向更为广泛的认同。开篇的《睡莲失眠》从最

切实的睡眠困境说起，表面是许戈因碰上邻居

彻夜燃灯而导致失眠，实际上其深为丈夫出轨

离婚所恼。如果只写到两人的情感纠纷，则并

不稀奇；黄咏梅却宕开一处，写许戈登门“上

访”。扰她失眠的，是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从

她家能以多重视角看到对面自己的房子，由是

提供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视阈，就像丧偶的女人

仍存续恩爱，映照着许戈的婚姻悲局。许戈从

如是对照中走出来，本以为会受其影响回旋情

感，至少保留婚姻的果实，然而出乎意料，对爱

情早已丧失兴趣的许戈沉入更深切的悲愤，试

图“销毁”与前夫的试管婴儿，故事因其决绝与

残忍而显得惊心动魄。小说揭开了许戈最柔

软也是最坚硬的内心，是彷徨的也是坚定的，

就像于浑然间举报第三者致其毁灭，就像在困

惑中依旧签名“销毁”冷冻胚胎。我们生活在

一个理性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包裹在己身之

情感、认知与伦理之中，常常处心积虑建构着

一切，却不时在顷刻间轰毁所有，如是于角斗

中的撕裂，成为了通向灵魂的内在路径。

小说《小姐妹》里，顾智慧与左丽娟姐妹俩

各有烦恼，都为家事所累，幸好两人还算乐天

知命，但这背后却是幽深的隐忧。左丽娟始终

隐瞒家境，我们一度以为，她在离家前对顾智

慧的倾诉衷肠是一种真相，然而在故事高潮

处，河西农贸市场卖羊肉的女人一语道破左丽

娟子女的不堪，使她无地自容，她没想到，一世

逃避与掩饰，最后依旧无法面对生活的痛击与

内心的创伤。她始终还是逞强、执拗，而生活

中无处不在的，是一个人的软肋被突如其来地

撞击，只能选择本能地回避，这是在不知所措的

已然与未知中选择安身的栖处，或许这是蕴续

力量的一种方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可怖预

示。黄咏梅在创作谈里说：“生活中大致有这么

两种人。一种是，活得越来越真实，真实得连梦

都荡然无存；一种是，活得越来越不真实，睁开

眼睛就想逃到梦里去。”小说的洞见在于不曾有

所避讳，甚至透露出逃避也是生活的另一种姿

态——游离简单的消极应对，展示出一种拒绝

的、转移的、后撤的，甚或是抗争的生命态度。作

家录入无尽的俗世情态，却不将其全部写尽道

明，相反，她写透了这一个，这一个便启发出无

数个来，纷纷去认领那个人性及其命名。小说

中，左丽娟称顾智慧为小姐妹，尽管她们都已年

近古稀，年迈为伴，彼此信任。这里的“小”是地

方化的表达，也是情分，是亲昵。我更愿意将其

视为黄咏梅写法之小，小而弥坚，小而灵动，从

而不断形成一种坚固的转喻，确认生活/生命的

质地的同时，发散联想，走向深与远。

《小姨》也是写身边最亲近的人，小姨一生

倔强，不肯就范于世俗，正当她深陷人生之困

时，令人惊骇的一幕出现了，她出人意表地走在

维权者的队伍中，掀开衣服，裸露身体，表达愤怒

与抗争。这不仅关乎小姨，“在这寂静中，她满眼

望去，看到的，都是那些绝望的记忆，那些如同

失恋般绝望的伤痛，几秒钟就到来了，如高潮一

般，战栗地从她每一个毛孔绽放！”而且与“我”

息息相关，“我站在人群中，跟那些抬头仰望的

人一起。我被这个滑稽的小丑一般的小姨吓

哭了”。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熟悉感与陌生

感在彼此激荡，小姨不仅无从把握，而且难以

克服，她将自己的桀骜不驯，脱离了私域的共

情而投身于大众。小说从亲近游离至陌生，小

姨以“身”试法，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一种惊骇

的能量，这样的力量常常指引着人的命运。

不仅小姨，对于同样亲近的表弟，黄咏梅

亦爆发出某种惊惧感，并于焉洞开人物的精神

世界。在《表弟》中，“我”与表弟一同长大，对

他亦爱亦恨，甚至在他一心扑向电子游戏时，

觉得他那么寂寞。小说里，虚幻与真实的鸿

沟，成了彼此的隔阂。直至“我”真正走进他的

虚拟世界，开始明白“表弟好歹在游戏里获得

了些能量，这些能量有时候比荷尔蒙更加旺

盛”。因为游戏，表弟从开始热血奔涌，到学会

与世界和解，网络成了他的避风港，更是他价值

观的孵化器。甚至在那里，“我”逐渐与表弟一

起，一定程度地抵御着青春期的叛逆和困惑。

但这样的力量毕竟有限，表弟最终面对俗流的

侵袭，还是选择纵身一跃，离开了那个充满偏见

的非虚拟世界，这是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在表

弟离外界越来越远的过程中，庆幸的是，“我”

离他越来越近，不断地走入他的精神深处。

《跑风》以城市之眼，观乡土之淳朴，却处处

埋藏着误解与误认。“我”事实上是从乡土出来

的，在城市中又常常遭遇压抑无助，但回乡又显

得格格不入，其中的双重疏离，才是小说的关

键。“我”错怪了小媳妇，从城市的无奈中，反身去

理解乡土的人情世界，见证自身的冷酷。其中

之体悟，不仅化开了“我”的优越感，而且其中的

同情之理解，消弭了城市/乡土的二元对立。由

是上升到主体间性中的了悟和觉知，在后现代

境况中，重新疏通并构筑具有弥合意义的精神

世界，成为走近并疗愈内心的关键所在。

《父亲的后视镜》将普通人的生活史和情

感史写到了极致，黄咏梅写一个人，又仿佛是在

写一代人以及所有的人。小说中的“后视”颇有

意味，然而不要忽略了，重要的还在于“镜”自

身。也就是说，父亲从他最耳熟能详且信手拈来

之“物”中，获致了自我的人生观，而更有意思的在

于，黄咏梅事实上是以父亲为镜像，映照时代及

人心。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及其历史意志，也在种

种“后”视之中，不断经验反身的背离与解构。

我一直很在意的是，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

于生活，亲近或时常假亲近之名义推离他人，

有时争辩，有时安然；时或超离仿佛脱化，时或

沉浸不可释怀。我们将留置何处，又将指向何

方？这是情意，也常常蕴着困惑，引着我们的心

绪由疏而亲，由浅至深，游至西东。黄咏梅的小

说常常试图去悟、去想，却有意不琢磨通透，仿

如处处耸立着难以摇撼的厚障壁。凡常人生，

凡俗人性，莫不如此。我们遇见谁，试图走进那

个人的世界，成为或剥离那个人，在交融中排

斥，靠近的同时却又因自我的异质而摒除彼

此。更进一步说，于他人、于世界、于历史、于

时代，莫不如是。如此，成为了所有人最终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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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黄咏梅小说集黄咏梅小说集《《小姐妹小姐妹》：》：■新作聚焦

直到拿到《小姐妹》这本

集子，我才忽然发现，里边所

选的 7 个短篇小说，从题目

看，几乎可以构成“我”的一个

日常亲友谱系：“我”的父亲、

“我”的表弟、“我”的小姨、

“我”的邻居……出版前，在与

我的责编、同样是写小说的王

苏辛一起挑选小说的时候，我

们倒没往这方面考虑过，就算

是书名，也是采用了其中的一

篇小说题目，仅此而已。前一

阵，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几位

热心读者问过同一个问题：《小

姐妹》这本小说集里，写的都是

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这些经

历都是真的吗？他们看到会有

什么反应？在回答这类问题的

时候，谈到小说里的“我”，我

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个“我”

是加引号的。在读者面前，撇清自己跟小说里那个

“我”的关系，希望被引号拥抱起来，置身于一个安

全区域内，既是保护个人隐私，也因为那些“我”确

实还不够像我。然而，读者似乎一点不在意我这种

心理活动，或者说对我的这些做法并不买账。

在一个作品中，写作者大概只清楚哪些部分

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哪些部分是虚构，或者整篇作

品都是虚构的，除了其中某一句话、某一个手势、

某一张脸上的痣……譬如有一天，在麦当劳吃薯条

的时候，隔壁坐着两个高中生，我听到其中一个打

了个响亮的可乐嗝儿后，说：“我老爸是个大傻×”。

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放在了《墙》这篇小说里。是这

句话促使我虚构了整篇小说，虚构了几组不存在的

关系。同样的，我如法虚构出了父亲、表弟、小姨、小

姐妹、邻居……与其说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如

说他们是我某类想法和认知的塑形、具象。至于那

一个个“我”，虽并不仅仅只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

度，但也很难厘清到底哪个部分有我，哪个部分跟

我没有半点关系。

对于一个习惯写日常生活的作者来说，写身

边的人和事是很顺手的。即使写的是久远的回忆，

他也喜欢站在原地不动，将那些逝去的时间和空

间拉到近前，这是他的基本功。要是让他穿越当

下，越过空间的群山、涉过时间的流水，重返现场，

需要他费尽周折和心力，有可能他会在半途迷路，

或者成为一个三心二意不伦不类的旁观者。收入

《小姐妹》里的小说，我就手把自己安放在一个相

对宁静和安全的地方，把人物拉到近旁，甚至人为

去建立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便于我去观察、倾

听、理解乃至共情。在这样的宁静中，我能清晰看

见他们所处环境中与现实对应的那些部分，并设

法描写出来；我能听到他们的喘息声，听到他们那

些说不出口的忧患，感知他们快乐时微微变化的

心跳。而我，则在一双引号的拥抱中，投射进自己

的情感，流露出那些在现实中不肯或不敢示众的

想法。这是我热衷并享受书写日常生活的一个重

要原因。

奥尔罕·帕慕克说：“现代人需要并阅读小说，

为了在世界中体验居家感，因为他和所在宇宙的关

系已经遭到了破坏。”在彰显迭代升级、追求日新月

异的现代生活中，人对各种“关系”的理解开始变得

生疏和变形，甚至失去了理解的能力和动力。帕慕

克认为，“在心理状态和文学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关

系”，能够更好地获得这种“居家感”。我理解他所

指的“居家感”，便是我们惯常到熟视无睹的日常生

活，是我们置身其中而习焉不察的日常感，如水流

入水中般无声无息。读者一旦从小说中切实感受

到了这些坚固的日常感，便获得了一种心安理得的

认同，他们在小说中认出了自己又指出了熟人，并

悄悄地为小说里的“我”去掉了引号，他们与写作者

建立起了一种信任的关系。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一

种褒奖，是对常年独自写作的一种慰藉。在这样的

鼓舞之下，我继续书写着那一个个“我”，以期某一

天，终于得以诚实地承认：是的，那个被引号拥抱着

的“我”就是我。事实上，我在阅读一些优秀作品

时，常常会被作家这种诚实所打动。

人人，，或最终的命运或最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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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在吴周文的散文集《妈妈的孤独》（广东高

等教育出版社）里，我感受到了散文的一种可贵

品格：真诚与温情。吴周文是散文“真实论”的提

倡者和拥护者，同时也是这一散文观的实践者。

在《妈妈的孤独》里，无论是写父亲、母亲、哥哥、

妹妹、儿子、女儿，还是写师长朋友，作者都是遵

从“写真实”的原则，以近乎白描的朴素手法，饱

含深情地记录和展现这些亲友们的个性、风采

及事迹。这种“老实”作文，不哗众取宠的写作态

度，在我看来更可贵，更值得人们敬重。通过作

者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通过那一幅幅简洁

而生动、精准又传神的人物“素描”，我们既感受

到老一辈学人身上的文人风骨即学人人格，又

看到新一代学者对这种人格的传承：他们用知

识分子的良知坚守自我，同时传递着薪火。在吴

周文的这些素描里，没有宏大叙事或空泛的赞

美，有的是或沉重，或轻灵，或生动，或朴拙的率

性表达，是真情的流露和真实的描写。

《妈妈的孤独》是一篇感人至深、读之难忘

的优秀之作。作品围绕“孤独”这一中心进行立

意构思。先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起笔，独具

慧眼地从“神秘微笑”中读出她的孤独，再由蒙

娜丽莎的孤独引出妈妈的孤独。但作者告诉我

们：妈妈年轻时并不孤独，不仅不孤独，她还“是

一个性格开朗、率性的人，在家里是个‘女权主

义者’，由她风风火火主持家政，父亲只有听话

服从的份儿”。那么，妈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孤

独的呢？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1954年春天，

哥哥去当兵时，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平时不喝白

酒的妈妈要了一小瓶白酒，她不说话，目光呆呆

地一直盯着我。此刻，我明白妈妈的失落、孤独。

妈妈的孤独，还来自我忙于工作和学术研究，疏

于回家乡与她团聚沟通。尤其是来扬州照料我儿

女的10年中，妈妈基本上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完

全陷入深重的孤独里了。《妈妈的孤独》不仅以

“孤独”为主线，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合情合理

地写出妈妈从“不孤独”到“孤独”的过程，而且

善于通过典型的细节来展示妈妈的内心世界。

比如，作品中写到在大年夜，在我做了两个孩子

的父亲后，妈妈给了我一次吻。作者深情写道：

“多少年后，每当想起那个难忘的大年夜，仿佛

我脸颊上就立即漾起妈妈温热的吻，进而久久

地温热我的心。”如此忘神又生动的描写，让我

们也和作者一样感到有一股温热储存心间。作品

还写到每年春节，妈妈总是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

等我，手上抓住她的拐杖，眼睛向村口的桥上张

望。这些细节描写都很真实，也很感人，使我联

想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父亲的礼物》同样是一篇读后难忘的作

品。不同于《妈妈的孤独》的散点透视，这篇作品

采用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将情思聚焦于一把

二胡和食物上，通过父亲给我送二胡和三次送

食物，细致地展示了父亲刻板、不苟言笑外表下

的慈祥和爱心。《大哥》《大妹》《小妹》《牛子》《哑

妹》等篇，也都是十分真实质朴，既有疼痛与感

伤，又有亲情、爱与温暖。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

到，吴周文的散文不但有真实的描述，而且有真

诚的态度。他的真诚首先来自于他低调的人生姿

态。吴周文认为，无论做学问还是写散文，要紧的

是做人，做一个情操纯正、行事低调、本色质朴的

人，他的散文创作包括学术研究正好印证了这一

点。其次，这种真诚建立于自我剖析和忏悔意识

之上。特别到了晚年，这种自责、负疚、自我解剖

的意识愈发强烈。在我看来，这是散文创作中一

种高贵的品质。第三，吴周文的真诚还来自他有

一颗柔软的、丰富的“散文心”。正因有这样一颗

“散文心”，所以在《小鸟情》中，当小鸟生病或下

蛋找不到窝时，“我”急得六神无主，到处请教养

鸟之道。而当因“我”不慎，小鸟被狗吃掉，“我”后

悔痛惜了很久，而且“我从此不再养鸟，生怕我还

会伤害到无辜的、给我带来快乐的生命”。散文的

真诚无须掩饰，不用伪装，它往往是藏匿于真实

的记叙和生活细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吴周文的散文让我们领会到了一种人性的

温暖，一种美好而亲近的“惦念之情”。“惦念之

情”这一提法来自于铁凝。在《铁凝散文·自序》

中，她这样写道：“散文究竟是因什么而生？在我

看来，世上所有的散文本是因了人类尚存的相互

惦念之情而生，因为惦念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

怀。”在吴周文的散文中，不论是怀念亲人还是写

师长朋友，我们看不到任何空泛张扬、飘浮于半

空的无根的追思或怀旧，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消

融于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惦念之情”。我以为这里

的关键就是真诚地“交心”，即钱穆说的“先把自

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他将

会感到他人心还如自己心，他人心还是在自己的

心里”。“惦念之情”实际上就是“我心”与“他心”的

双向流动，是一种特别柔软、温暖和平实的情愫。

我们的散文中有各式各样的情，唯独较少有

深度的真正隐忍婉藉的“惦念之情”，吴周文《妈妈

的孤独》向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情感之门，诠释了

好散文永远都离不开人类的美好情怀这一真理。

真诚与温情
——读吴周文《妈妈的孤独》 □陈剑晖

（上接第1版）胡德平认为，以曹雪芹及其作品《红

楼梦》的研究为线索，系统梳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

脉，认真整理中国古代文化成就及文学思想，将有

利于锻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张庆善表示，每一

位《红楼梦》研究者都应该珍惜时代赋予的责任，自

觉维护红学界的团结。尤其是中青年一代更要自

强、自尊、自律、自信，像前辈们那样不忘初心，不辱

使命，为开创红学新的百年辉煌而努力。

本次学术年会共有两场大会主题发言和四组

分会场发言，总计18场。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中

国红楼梦学会40年来对红学事业发展的推动、新

时期红学研究的经验与成就、新红学百年与红学史

等宏观议题，回顾与总结了新红学的历史成就，充

分肯定《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具有永恒

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展望了未来红学事业的

可能发展方向。同时，专家学者结合文本细读与历

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围绕《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生

平、文本与人物思想主题、戏剧与影视改编、版本成

书与文化研究、评点与艺术理论、传播译介研究、文

化建设与文物考辨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并对红学未来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教鹤然）

本报讯 近日，诗人漆宇勤诗歌创作研讨

会在江西省萍乡市举行。舒婷、杨克、李晓君、

谢克强、金石开、江子、吴投文、梁晓明、陈仓、天

界、方舟等诗人、评论家与会，就漆宇勤的诗歌

创作及其最新诗集《在人间打盹》进行研讨。

漆宇勤是江西萍乡的“80后”诗人，曾出版

《靠山而居》《另起一行》《抵达》《二十四节气里

的少年》等作品集，参加过《诗刊》社第35届青

春诗会。与会者认为，漆宇勤善于在日常生活

的场景中寻找诗意，把刹那间的感受升华到知

性高度并进行审美观照，使诗作隐含了一种诗

歌的张力。漆宇勤的诗歌态度是节制的、隐忍

的、关切的，无论是面对自然万物还是纷繁世

相，他都尽量谦卑地去感受和接纳“现实的全部

细节”。因此，这些诗见微知著，充满哲理、情

思，有对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本性的深刻思考。

有与会者提出，漆宇勤的诗歌创作还需要在增强时代

感、现代意识等方面进行求新求变，才能对现有的写作

格局进行突破。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日前，河南文艺出版

社在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推出了多部佳

作。

张炜分享了最新诗集《挚友口信》，该书收录了

2018年10月至2021年3月张炜创作的最新诗作

28篇，既是作者诗心的回归，又是一个诗学研究者

的成果展示，书末附有《张炜谈诗》是对其诗观的深

度解读。张炜不单是一个写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

严肃的、诗性的作家，他的诗歌语言具有强烈的隐喻

性、概括力和穿透力。他以创作和研究践行着自己

笃信的“诗是文学的核心”之论，在他看来，我们常常

混淆“诗意”与“诗”，而他最专注的是狭义的、更接近

音乐的诗。他希望能以此书，带着对生命的觉悟

力、洞察力和仁慈，以通神之思，带给读者更多的阅

读惊喜。

《天下黄河》是一部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维度

解读黄河的泛文化读本，由学者张真宇和作家蔺

生睿联手奉献。该书从水文的角度，阐述了历代

对黄河治理和管护的实践、探索、得失与反思，从

文明和科技两条线为读者提供了认识黄河的全新

视角。

作家赵瑜与读者分享了他的“深情三部曲”，包

括《恋爱中的鲁迅》《恋爱中的沈从文》《恋爱中的郁

达夫》。《恋爱中的鲁迅》以《两地书》为蓝本，并参考

鲁迅日记、书信等大量资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恋

爱中的鲁迅形象，其中诸多细节富有趣味，有助于

读者了解一个伟大作家的全貌。《恋爱中的沈从文》

细致地梳理沈从文的散文、小说、书信，以诗意的、

慢镜头式的书写，把一个动态的沈从文复活在读者

面前。《恋爱中的郁达夫》把郁达夫的人生遭际、情

感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创作与人性细节结合起来观

照，深入呈现一个作家人性的丰富与人格的复杂。

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多部佳作

本报讯 8月8日，“延月梳风——

丘挺作品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幕。展览由

策展人吴洪亮策划，苏州博物馆主办，展

期将持续至 10月 7日。本次展览名为

“延月梳风”，来自苏州博物馆拙政园中

的两扇月亮门，一名“延月”，一名“梳

风”。展览共分四个部分，无不与拙政园

有关。第一部分“与谁同坐”主要展出艺

术家数年来以园林为母题的作品。第二

部分“山水清音”主要呈现丘挺近年来在

大幅山水创作方面的成果。山水清音既

是林泉之声，也是心声心景。第三部分

“静动爽借”展出的是艺术家多年来的写

生之作。艺者师造化，本就是搜尽奇峰打

草稿，借得山水入画图。第四部分“心闲

频得”主要以丘挺多年来的小品为主，正

所谓“人远忽闻清籁起，心闲频得异书

看”，这幅绣绮亭上的旧联，呈现出丘挺

创作的心境。

早在2005年，丘挺就开始研究各处

园林，并以之入画。2013年的《园林系

列》是丘挺园林题材作品的代表作。笔墨

功力深厚，每幅作品均有长跋，以诗书画

一体的传统文人画方式写出了各处的园

林胜景。《与谁同坐》是其最新的园林创

作，也集中呈现了他近年来的山水风格，

构造了一种全新的画面关系。无论是十

多年前的《水泉院》，还是最新的《与谁同

坐》，都是在实景基础上进行精心的统

筹、巧妙的布局，力图达到所谓的“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

（小 辰）

延月梳风——丘挺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中南大学湖南作家

研究中心在《湖南日报》整版发布《2020

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该报告是中

南大学湖南作家研究中心受湖南省作家

协会委托而撰写，至今已连续7年发布。

该报告从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文学评论、文学

事业建设等八个方面，全面、深入地展示

了2020年湖南年度文学发展成果，反映

了湖南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据介绍，

2020年度的报告鲜明反映了湖南文学

界在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创作

成绩，体现了本年度湖南文学与时代同

频共振、既聚焦主旋律又保持多样化的

特点。报告扩大了体量，严格把握了研

究的对象和范围，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湖

南文学的生态和成就。

（刘新少）

《2020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三月三》杂志原副

总编辑陈雨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7

月7日在南宁逝世，享年81岁。

陈雨帆，笔名宇凡，壮族，中共党员。1962年

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

有作品《国门虎兵》《山鹰的琴》《布洛陀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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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帆同志逝世


